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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都诗抄

生活点滴

因为比他早一年参加工作，所以刚认识

的时候，他很恭敬地称我“王师傅”，没多久

他就改口叫我“霞美女”， 后来我们正式交

往，他觉得叫我“文文”显得更亲昵一些。 结

婚后，私下里我就是他口中的“宝宝”，直到

孩子出生后，“宝宝”这个昵称当然是孩子的

专属，于是他又改口叫我“他妈妈”或者“娃

他娘”。 如今，这些称呼都已成过去式，取而

代之的是“婆婆”。

第一次叫我婆婆的时候我很生气， 怒问

为何这样称呼我？ 因为彼时我才 26 岁，自认

为面相和穿着打扮看起来还是挺青春时尚

的， 况且据说还有好多人以为我是未婚小年

轻呢！

他不急不慢地向我解释：“咱俩是要过一

辈子的，总有一天我们会渐渐老去，到了七老

八十的年纪你不得喊我老头， 我不得叫你婆

婆吗？ 我希望第一个喊你‘婆婆’的人是我，现

在叫是让你提早适应， 免得将来再惆怅再伤

怀啊！ ”好吧，如此一说我当然要笑纳了。

结婚之初，他让我喊他“贝贝”，可我每次

一喊“贝贝”的时候，脑子里就会想起某个喜

剧电影里那只被唤作“贝贝”的大金毛，于是

一边喊“贝贝”一边傻笑个不停。 后来我想着

干脆也和公公婆婆一样喊他“涛涛”吧，要不

然和他的那些表弟们一样叫他“涛哥”，可他

却不乐意， 他认为我必须给他一个特别的称

谓，还一再强调———“要特别”，于是我绞尽脑

汁想了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霸气侧漏专

属于他的特别称谓———“那个苕”。 虽然直到

现在他都不答应， 但我却坚持把这个极之亲

昵极之特别的称谓叫了许多年， 即使他后来

求着让我喊他“涛涛”“涛哥”或者随便叫其他

什么我也不改初衷。

孩子刚出生时，所有人都喊他“宝宝”或

者“小宝贝”，稍大一些的时候，我见他老爱在

床上扭来扭去， 于是给他取了个应景的小名

儿叫“扭扭”。 孩子两三岁时，活泼好动的他大

大的眼睛双眼皮，笑起来还有浅浅的小酒窝，

精灵帅气的模样甚是讨喜， 被一众亲友邻居

唤作“大眼仔”“小帅哥”。 五岁以后，能吃会吃

的小帅哥越长越胖，于是在外面“小胖”成了

他的新名号， 但在家里他还有一个特别接地

气的称呼———“小乳猪”。 一直到现在，孩子已

经 15 岁了，外面熟识的人都亲切地叫他“胖

胖”，乍一听发音有点像叫国宝“盼盼”，回到

家他仍然是我们口中可爱的“小乳猪”。

还记得孩子刚学会说话的时候叫我“麻

麻”，叫他“粑粑”，发音短促干脆但清晰，上幼

儿园的时候喊我“美羊羊妈妈”或者“红太狼

夫人”，却喊他“苕爸爸”，奇怪的是孩子每喊

一声“苕爸爸”他就会欣喜地应一句“

欸

”，乐

此不疲。 孩子读小学的时候开始喊我“妈咪”

偶尔也喊他“爹地”，我们总是适时回他一句

“baby”，以示我们也是读过英语的。

如今读初中的孩子有时在家里会调皮地

喊我“美人鱼妈妈”喊他“金龙鱼爸爸”，我想

多半是因为客厅鱼缸里那三条伴着他一起成

长的热带鱼吧！ 从小我们就告诉他，那条又大

又凶猛的缸霸金龙鱼就是爸爸， 那只总是跟

在金龙鱼身边、形影不离的印尼虎鱼就是他，

而那条闪闪发亮、 体态优美的银龙鱼当然就

是我了。 总记得孩子小时候老爱指着鱼缸里

的银龙鱼喊着：“妈妈饿了， 我要给妈妈喂吃

的。 ”可每次喂进去的鱼食都会被那条大金龙

鱼抢了去， 每到这时孩子就会生气地推着守

在他身旁的爸爸喊道：“你走开， 这是给妈妈

吃的，不准你抢。 ”现在想来仍然历历在目，让

人忍俊不禁。 细细想来， 这些看似简单的称

呼，却给平淡的生活带来了无尽的欢乐！

有趣的称呼

○金格公司 王文霞

上班这天的凌晨 3 点多，期待中的雪花

才在窗外的橘色灯光里翩翩飞舞，带着梦幻

的色彩，似无数从天而降的精灵，在我们的

窗外，眨着美丽的眼睛。雪落有声，簌簌……

而那簌簌的声音， 似乎有着万马奔腾的喧

嚣，又有着飞虫扇翅的安静。

这是一场我们期待了已久的雪。 前一

天，天空是阴沉沉的，大地仿佛静默，风也似

乎没有那么大了，但是空气中充填了更厚重

的寒意，大有飞雪欲至十面埋伏的样子。

小时候，信息闭塞，具体哪天下雪，我们

是无从得知的，唯有雪籽敲打屋顶和窗户的

清脆声响能给人一些预告。 只是，雪总是会

在某一个不远的早晨，把大地打扮得分外妖

娆后等着我们。在清晨母亲的一句“下雪了”

的语声中，我满是兴奋地把伸出被子的脖子

又缩回被子，等着母亲把火盆的火熊熊地燃

起来。 小窗外屋檐下的小路上，偶尔有脚步

声咚咚咚咚的来了，又远了。 早起互打招呼

的人一边道着早，一边说:“落雪了，好大的

雪！ ”一想到雪已经在等着了，我就不禁又兴

奋起来，忘记了寒冷，一骨碌穿上衣服，打开

家门就迫不及待往外冲。

哇，好一个银装素裹的世界。 远山近树，

田野房舍鸡鸣狗吠都在雪的覆盖之下，一切

变得安静而肃穆。 惟村口的池塘，在雪的映

衬之下，那汪水更其幽深莫测。 站在树下对

着树顶大声呼喊，仿佛就惊醒了枝上沉睡的

积雪， 一些白细的粉末就胆小地洒了下来。

依稀的路上，有早行的人留下的脚印，一串

串，一串串，洁白无瑕地，往远方延伸，似是

要去一个神秘的地方。

而这场期待中的雪， 却下得断断续续，

没有气势，我想要的大雪纷纷呢？第二天，终

于看到雪下得有点模样。大片大片的雪花从

天空争先恐后飘飞而下，似数不清的梨花在

渺渺宇宙里灿然开放，又在山水人间风华绝

代地无声谢落。 世界似是停止了风，雪花也

是随意着自己的姿态，飘落，堆集，飘落，堆

集……“烟霏霏，雪霏霏，雪向梅花枝上堆”，

窗外蜡梅清瘦的身影缥缈在纷乱的雪里，我

似是嗅到了梅花的暗香， 剔透而难以捕捉。

然而， 这样的雪只下了一会儿就戛然而止。

我期待一场大雪，一场能把大地山川厚重掩

盖的大雪。

看到朋友圈里的照片， 别人

天空的雪似乎要下得大些。 尤其

是那些沐在雪里的照片， 让我想

着那“风雪归人”的诗句，不禁怦

然心动。 想来要看一场让人欢喜

雀跃的雪，非得要出趟门才行，站在家里的

窗前看雪，毕竟觉得这雪下得好像跟自己不

甚相关，是看客的感觉。

于是，去邂逅一场大雪，在远处的山上，

撑一把伞。 遥望山顶一片白雪皑皑，山脚一

处庙宇，白顶红墙的身影被薄雪轻覆的树顶

簇拥，像一幅水墨的写意。 山路上已无雪的

半点痕迹， 树冠上的雪也只是薄薄的一层，

全然没有磅礴的气势。 山上倒是热闹，三三

两两的络绎了寻雪之人，在一些残雪的背景

里，把自己的身影定格。 这个冬天，雪来过这

座山，而我们也来到这座山看过一场期待了

一冬的雪。 一处长棚下，不知是谁燃起的柴

火，在风里婀娜了火苗，青色的烟袅袅升起，

在树林的上空，成一朵清淡的云，欲走还休，

欲走还留， 是留恋着这时间无多的残雪吧！

嘀嗒嘀嗒，雪化的声音，这是雪的低叹，滴在

枝叶上，跌在草丛里，似有似无，时断时续，

单调寂寞的短调，却最是动听撩人心神。 我

在长棚下，听雪消逝的声音，更期待一场盛

大的琼花被我深情地凝望。

雪，终是听到了我对她的呼唤。 在聆听

着雪悄悄融化的时候，天空里又开始飘飞了

雪花。于是，我离开林木深掩的长棚。雪花簌

簌地轻抚着伞面，发出轻微的细响，是精灵

轻盈的舞蹈，翩然歇足在我的伞顶上。 置身

一片雪花织就的世界，无边无际的落花萧萧

而下，远处的一切皆隐在飞白里，天辽地远。

这是大自然许给冬天最隆重庄严的仪式。旷

野里一处古典的建筑，无声地缥缈在雪的幕

里。 雪飞飞，掩朱门。 红红的高柱，红红的灯

笼，高阔的红门，凝固在茫茫的雪里，似一个

王朝孤傲的背影在天地静静地思索。门口的

一对石狮子， 在大片大片飘飞的雪花里，模

糊了庄严的身影和表情。铁路旁绿色的铁栅

栏子上，妖媚缠绕的枯藤上，星散点缀的小

小的黄叶上堆积了白的雪花，像镂空的晶莹

的雪帘，要绵延千里，同着火车一起在无边

无际的雪域里奔跑。古典与现代，在冬天里，

各自演绎着与雪的故事。

不知这雪能下多大，能下多久，这些已

然不再重要！ 期待过一场雪，寻找过一场雪

的踪迹，看过雪飘雪融，听过雪语，算是没有

辜负这季节之约！

在这南国，如果能活一百岁，最多也只能

看一百场雪。

○冶炼厂 肖爱梅

随着天气越来越冷， 我已经穿上了厚厚的棉

服，虽然已经习惯了季节交替，四季变换，但是冬

天的到来，却有着不一样的意义。

说句实话，我是怕冷的，可是生长在了这片地

方，有山有水，也有着别样的风景，也是件幸福的

事情。 每当我跟同龄的伙伴们一起等待雪花飞舞

的时候，也是一年的年末了，数数日子，一年三百

六十五天，离新的一年仅仅十天的时间，似乎伸手

可及。 就在一年中最后的时光里，我们听到最多的

话就是：好快啊！ 又过了一年。 是啊，一年过去了，

回头想想，这一年中，我们做了哪些有意义的事，

有哪些成果哪些不足。 细细数来，三百多天的日夜

里，我们过着平凡的生活，奉献着无悔的青春，推

动着企业的发展。 直到这年底了，

许许多多的冶炼人不畏严寒，仍然

坚守在岗位上，他们不仅要紧跟生

产节奏， 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还

要沉下心来， 精心地组织检修，生

产现场，次序依然。 年末的厂房，仍

然是一片热火朝天， 寒冷的天气影响不了大伙干

工作的热情。

你看那边， 一炉铜水在偌大的炉膛里经过了

生命的洗礼，从高空一泻而下，照亮了整片天空，

也照亮了冶炼人那颗朴实的心。 这种场面在炉台

上的职工看来，是再普通不过的事情，他们每天干

的就是这个事情，每天跟炉子见面，每天跟铜水交

心，在他们心中，如何让铜水里的铜更纯是他们永

恒的课题。 技术在进步，设备也更先进，促使大家

的作业技术也在不断提升，创新改善，是大家的心

声，高产高效是大家的目标。 再好的设备也有需要

休息的时候，而年底，就是检修的好时机，炉子经

过了一年的辛苦劳作，已经疲惫不堪，在冶炼人的

眼里，炉子更像我们的朋友，如何让朋友间的“情

谊”更深，就需要我们精心地去维

护。 在这个寒冷的季节，维护炉子

的“健康”成了大伙儿的一件大事，

检修材料的采购， 检修计划的制

定，检修方案的部署，检修安全的

管控，检修人员的安排，以及生产

的协调，一切的一切，需要各个车间的配合。 冶炼

人深知，时间就是效益，当检修的战鼓拉开，大伙

儿穿上了工作服， 戴上了安全帽， 拿起了检修工

具，开始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我佩服这些冶炼

人，他们不怕严寒酷暑，不怕流汗流泪，再艰苦的

环境，他们扛的住，再难过的日子，他们毫无怨言。

正因为他们的无悔付出， 才撑起了有色这片蔚蓝

的天空。

天微亮，厂房的上空弥漫着冰冷的寒气，高大

的炉台上，那蓝色的身影依然显得那么的有活力，

整个厂房，除了机器的轰鸣声，没有了其他的嘈杂

声。 冬夜的清晨，冷，很冷，可这冷也就持续了一两

个小时，当大家陆续来到岗位，一切都变了样，现

场再也感受不到 " 冷 "， 看到的是人来人往的繁

荣，将寒冷丢在了冰冷的夜。

年末，是一年的结束，也预示着新的一年的开

始。 我们一直与勤劳为伴，与努力为伍，与拼搏为

友，与创新握手，我们风雨同舟齐心并进，越过寒

冬，定会迎来来年的春暖花开、阳光灿烂，再创铜

都辉煌。

年末

心灵鸡汤

○ 冶炼厂 芳草

笔下风景

雪雪雪

雪雪

雪雪

雪雪

雪雪

雪雪

雪雪

雪雪

雪雪

雪雪

雪雪

雪雪

雪雪

雪雪

雪雪

雪

花花花

花花

花花

花花

花花

花花

花花

花花

花花

花花

花花

花花

花花

花花

花花

花

飘飘飘

飘飘

飘飘

飘飘

飘飘

飘飘

飘飘

飘飘

飘飘

飘飘

飘飘

飘飘

飘飘

飘飘

飘飘

飘

了了了

了了

了了

了了

了了

了了

了了

了了

了了

了了

了了

了了

了了

了了

了了

了

风一阵阵摇摆

刮动矿工的心弦

从早晨到午后

跳起孤独的舞步

无人喝彩

机助疲倦的眼光

和消瘦的脸颊

以抛物线的距离

一路追寻风钻的轨迹

如影相随

没有多余的对白

机工的眼神坚如磐石

一次不经意地转身

把青春撞碎了一地

掷地有声

炮声恰如其当地响起

拨开硝烟弥漫的时光

在静谧的地层深处

等待一朵铜花的绽放

芬芳如故

等待一朵铜花的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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